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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技术移民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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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太地区技术移民数量不断增加, # 人才外流∃ 到发达国家的现象非常突出, 与非
技术移民的情况相比, 亚太地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的政策存在不同的差

异。亚洲地区技术移民的流动与资本流动和贸易往来紧密相关,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技术移民的短
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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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亚洲移民的限制放宽之后, # 人
才外流∃ 到发达国家的现象非常明显。技术移民依
然是 # 人才外流∃ 的具体表现, 但是现在它还包含
了更多的内容, 比如它可以为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寻找更多机遇、获得更
好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的渠道。国际劳动力市场
中有很多的职业种类, 人们可以用他们所拥有的技

术作为最好的资产在市场中买卖。全球化和机会的
自由化引发了或短期或长期的全方位的技术移民运

动。同时, 许多国家把技术移民看作一种手段, 通
过它来填补技术人才的不足, 确保在短期内经济增
长不受制约, 或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另外的一

些国家, 通常通过吸收技术移民来改善其知识存量,

或让技术移民来培训本国人。

一些技术移民的流动与资本流动和贸易往来紧
密相关, 而且许多技术移民往往是短期的, 并在很
大程度上不受阻碍。尽管各国试图尽可能多地从国

际人力资源储备中获益, 从而逐渐放松其对移民活
动的限制, 然而, 对于永久性的技术移民来讲, 限

制依然存在。

一、技术移民的 # 定义∃ 及理论视角

熟练技术人员或高级熟练技术人员通常是指那
些拥有大学本科学位或在某一特定领域有着丰富经

验的人。他们包括技术高度熟练的专家、独立的执

行官、中级和高级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或销售人员、
投资者、医师、商人、关键岗位工人和转包合同工。

[ 1] 这些人在各国间流动来寻找对他们来说工资最
高或收益最大的工作, 来尽可能地收回其个人在教
育与培训中的投资。有一些人倾向于去那些他们感

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才能, 并且可以享受优越工作
和生活环境的地方去工作。还有一些人属于 # 提供
跨国商业服务的人%%, 在原则上他们不会在任何
一个国家定居或被雇用∃。[ 2]

Salt和 Findlay ( 1989) 认为, 技术移民的理论

框架包括五种要素: 1� 新的国际劳动力区域分割;

2� 职业的种类; 3� 内部劳动力市场 (发生在公司内
部) 的作用; 4� 由从事招聘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中介
机构提供的疏通作用。 [ 3] 这个框架是在 Salt,

Findlay、Beaverstock、Garnier 和其他学者在对公司内

部的高层人员流动和招聘的研究中形成的。但是,

这种方式导致了对某一类技术移民形式的过度关注,

而忽视了技术移民的其他形式。5� 国家的政策以及
双边和多边的协议 (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欧盟、
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在解释人才流

动形式中所起的作用。除了政府和地方的政策之外,

职业的类型和标准化程度及其国际化水平也会影响
人才流动的数量和发展前景。市场、国家、职业之

间的相互影响和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在解释
移民问题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 一种职业

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性质, 在解释人才流动中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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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在关于技术移民的统计和讨论中, 通常不在性

别上加以区分。一般来讲, 较少的女性会参与到公

司内部的职位调动中, 于是在经济移民中往往不考
虑女性。另外, 在技术移民的选拔及流动中, 很少
有人研究性别歧视的问题。Fincher 等人所做的一项

研究是个例外。 [ 4] 这项研究发现, 这种技能分类
是一种基于可能对女性不利的技能定义, 因而, 需
要对所采用的技能定义重新进行考察, 从而将那些

更符合女性特点的技能包含在内。
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它在技术移民

的统计中占有很少的比例。大部分国家技术移民的

数据都很少。数据缺失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数据
搜集很难, 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移民活动不在统
计之中。一般地, 关于技术工人流动的数据只能是

从派遣方和接受方两国相互确认后的往来文件中获
得。[ 5] 与非技术移民的 # 女性化趋势∃ 状况相比,

在1980~ 1990年间, 尤其是在亚洲, 这已成为劳动

力市场的一个特征了。

二、政策结构

高级技工的移民活动, 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广义上, 技术移民分为永久性的和短期的两种类型。
无论何种类型的移民都来源于各国现行的政策框架。

永久性技术移民是由国家掌控的。移民只需要表示
出想去某一个特定新环境的愿望, 或者只是想在参
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即可。而短期技术移民则

# 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多边合作、招募代理或政府办公
室等内部劳工市场。它们一般依照国际的投资流向,

并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反映出公司的国际化

水平∃。[ 6] Garnier 提出了一种包括三种类型的分类
法, 即包括 # 提供个人服务或执行特定任务的专
家∃、# 短期或商业的访客∃ 和 # 国际和外交人士∃。
Garnier还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关于移民工人 (包
括永久性技术移民) 的扩大了的分类, 并且讨论了
两个引起矛盾冲突的问题, 一个是当本国政府必须

决定给予国际的服务供给者到自己的国内市场多少
准入通路时候, 双方之间存在的冲突问题; 另一个
是在短期技术移民的流动问题上, 为了争取比较容

易的准入通路的一方与那些反对自由化的一方之间
所出现的争论。[ 2]

(一) 对永久性技术移民的政策 (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引永久性
技术移民方式虽然有所不同, 但这些方式都一致地
体现了他们各项移民政策明确的目的。Connolly 和

Cobb�Clack指出, # 技术移民是相关政策研究的一个
重要领域, 因为它是人口统计和劳动力市场研究的
一个组成部分, 而这恰恰在政策制定者的直接控制

之下∃。[ 7] 他们认为,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已
经在尽可能地吸引高级技工和企业家移民方面成了
竞争对手, 并且每个国家能引进的人数依赖于另外

两国的政策和经济系统内在的政策因素。这些内在

的因素不只包括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机会, 还包括
移民在自己接受培训或专长的领域内, 通过受雇所

能获得的能力。南亚和东亚, 最近还包括东南亚,

逐渐成为这 3个国家移民的重要来源。

美国根据需求更改了在移民中的 # 工人偏好
( worker preference)∃ 的签证数量。这种选择大部分
是由雇主掌握的, 没有相关的评分系统。1994年,

40%的技术移民已经在美国生活, 并把他们的居住

情况从暂时的调整为永久性的。 [ 8] 由于雇主感觉

在当地找不到适合的人来工作, 就会雇佣那些由于
上学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短期签证进入的人。这种

跨洋学习并获得永久移民资格的状况在美国逐渐形
成, 并且最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开始出

现了这个趋势。
表 1显示了 1992至1996年间美国签发给从中国

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移民来美工作的签证数量。高素质的亚裔人在 1989

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群体, 那时 22%获得美国永久

签证的亚洲移民是专业人员, 还有 14% 是管理人
员。移民技术含量最高的国家是印度和斯里兰卡,

接下来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 9] 20世纪 90年代
后, 中国大陆的移民数量大大增加, 美国是高级技

工最喜欢去的地方, 即使它的立法会使他们在获取
一些特定职业时有较大的难度。[ 10]

表 1: 美国 1992~ 1996年雇佣的来自亚太地区
的移民 单位: 人

来源地区和国家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菲律宾

移民总数

占总移民数的百分比

所有移民数总计

2 800

11 058

8 368

9 708

31 934

27�5

116 198

2 457

65 424

6 912

11 882

86 675

59�0

147 012

1 697

54 856

3 868

9 569

69 990

56�8

123 291

1 328

17 970

2 831

10 172

32 301

37�9

85 336

1 803

20 354

3 951

8 959

35 067

29�8

117 99

数据来源: Stat istical Yearbooks of the Immigrat 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

vice.

加拿大在吸引技术移民方面是很成功的, 而且

技术移民的整体储备还在不断增长。其技术移民主
要有两种类型: 生意人/投资者和通过评分测试的技

术工人。后者选择的标准主要是职业要求的教育水
平和语言能力 (英语或法语)。雇主根据他们所受的

教育和技术能力公平地进行选择, 而且最近还引入
一个新的测试系统, 增强对一般技能的评分。进入

加拿大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法国、
印度。

在过去的 10年中, 澳大利亚吸收技术移民的种

类有了显著的变化。高级技术分类在 1990~ 1991年
收录了 48 400条, 在 1996~ 1997 年降至 19 697条,

而在2000~ 2002年又上升至将近 40 000条。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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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7年有 10 153名 (占总数的 51� 5%) 技术
移民来自亚洲, 其中有 2 454名来自东南亚, 5 729

名来自东北亚, 1 970名来自南亚。对于美国来讲,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印度是其移民的
重要来源, 然而在技术移民中持续供应最多的还是
英国 ( 3 092名)。大洋洲的技术移民大约有 435名,

其中斐济在1996~ 1997年中提供了 338名。
从1980年起, 澳大利亚的移民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在 1982~ 1983年, 亚洲在难民和特殊人道主义

方面的情况被夸大了, 而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在技
术移民方面) 的情况却是被低估的。在 1980年以后
的10年中, 随着亚洲人在各种类别移民中的逐渐介

入, 移民构成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 12] 实际上,

永久性技术移民没有充分反映出迁移到澳大利亚的
技术移民人数, 因为好多人是通过其他类型的移民

进入的。1996~ 1997年, 亚洲移民占了澳大利亚全
部接收人数的 37� 4%。他们主要是从事管理工作
(约占 50� 5%) 和专业技术工作 (占 43� 3%) , 而很

少从事其他类型的职业。
在澳大利亚, 选择移民的标准已经逐渐变得严

格起来, 只有那些有技术和杰出能力的、并且能为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能进入。 [ 13]

1999年 7月之前, 澳大利亚联邦移民局的官员对
70%的独立移民的资格和雇佣经历进行了评估, 其

余30%的移民由一些专家和团体进行评估, 这也是
移民准入评估的组成部分。然而, 从 1999年 7月 1

日起, 澳大利亚将这个评估过程的执行职能, 转给
了一个私人代理机构手中, 这个机构名为 # 职业教
育、培训和评估服务机构∃ ( VETASSESS)。它与联
邦政府签订了服务收费合约, 即一份申请的费用为
350~ 390美元。这种评估主要是中级以上的资格认

证, 即需要提供一份关于申请人在其指定职位上相
对于澳大利亚的从业要求所具备的资格的书面说明。

因此, VETASSESS虽然只是一家职业代理机构, 它
却承担着移民前的各种评估工作, 如对管理、行政、
专业岗位和相关专业岗位等的评估。1999年这种评

估变得更加严格, 它不再接受 45岁以上单个熟练工
人的移民, 另外要求带家庭一起来澳大利亚的技术
移民在入境后的一两年中必须自己承担所有各项私

人支出的费用。
1996~ 1997年的数据显示出, 澳大利亚有 53%

的技术移民签证签发给了男性。[ 13] 在这两年所有
类型的移民中, 移民数量处于前三位的是总经理、

会计和计算机专业人员, 其中女性在其中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30%、55%和 30%。紧随其后, 人数较多
且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是护士和中学教师, 其中

女性的比例分别接近 90%和 66%。移民中医生的比
例从 1982~ 1983 年的 22%增长至 1992~ 1993 年的
41% , 增长了近两倍。而女牙医的比例在这 10年中

也从 2%增至 51%。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女性在
永久性移民中的比例在大大增加。

20世纪 90 年代, 在新西兰, 技术移民的加入

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进入技术和商业领域

并获得永久居住权的移民占总移民的 70%。1995

年, 新西兰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 规定技术方面的
移民必须有现行的职业登记/许可证资格或者拥有相

当于 3年的相关资历 (尽管新西兰还没有相关职业
的资格标准)。 [ 10] 在这种情况下, 吸收技术移民

的难度加大, 从而在后来出现了对这种政策的变通
处理方式。

在 20世纪 90 年代, 大多数接收永久移民的国

家更新了自己选择移民的偏好, 所以, 没有出现形
成普遍的移民准入标准的情况。受过教育的技术移

民获得了较多的优先权, 相应地, 这种倾向导致了
其他类别移民的减少。

(二) 对短期移民的政策

1.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接
收政策

除了把长期移民项目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外,

这 4个国家允许那些所处行业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或
者可以提供经济利益的外国技术工人短期居留。表

2显示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 1992~ 1997 年
间接收的短期技术移民的人数。

表 2 : 1992年、1996年、1997年流入的短期技

术工人 单位: 千人

∀ ∀ ∀ ∀ 国 家 1992年 1996年 1997年

美 ∀ 国

专业人士 ( H- 1B签证)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TN签证)

有卓越能力的人 ( O签证)

上述三类人总计

110�2

12�5

0�5

123�2

144�5

27�0

7�2

178�7

. .

. .

. .

. .

短期移民占总数的百分比 ( A) 70�1% 86�2%

加拿大永久移民人数 ( B)

从事特定工作的人 ( C)

专业人士 ( D)

签订双方互惠雇佣协议的人 ( 2年)

对加拿大有显著贡献的人

上述四种人的总计

116�2

66�4

5�3

5�6

4�6

81�8

117�5

. .

. .

168�7

90�6

. .

. .

.

短期移民占总数的比例 35�5% . .

澳大利亚永久移民人数

居留技术移民项目

230�4

14�6

. .

15�4

. .

12�5

短期移民占总数的比例 (E) 17�1% 27�7% 20�0%
英国永久移民人数 ( F)

技术高度熟练的人 (长期居住许可证)

短期许可证持有人

40�3

12�7

14�0

20�0

16�9

16�8

19�7

18�7

19�0
短期移民占总数的比例 49�4% 47�7% 49�8%

法 国 ( G)

技术高度熟练的人

借调的职员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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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亚太经合组织 ( OECD) 1997年和 1999年的数据。

说明: 短期移民工人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分类。短期移民的总

数在美国和加拿大是指所有的有工作许可证的工人, 而在澳大利亚

是指短期项目中移民人员的总数 (不包括学生)。

( B) 职业授权认可机构的雇佣数据。

( C) 这类工作指除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只允许加拿大公民从

事的工作和失业率高的工作以外的工作。

( D) 这些工作人员由一个政府授权的招聘服务机构认定。这种

授权一般为期九个月。这些工作人员一般包括双边协议的互惠条款

里所约定的教授、研究员和一些专家。

( F) 英国的数据不包括来自欧盟的短期移民工人。

( G) 法国的数据不包括来自欧盟的成员。

( H) 获得临时工作许可的受益人 ( APT)。

在最近几年内, 美国技术工人数量出现了显著

的增长。但由于许多持有短期签证的人被允许居住
1年以上, 这些数字仍然低于实际的情况。举个例
子, H- 1B 非移民短期工作签证的有效期为 6 年,

并且没有进行任何劳动力市场的检查。1998年, 美
国政府面临着雇主要求增加 H- 1B 签证的压力。尤
其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中, 雇主们说在这两

个领域中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将会抑制行业的发展。
白宫最初抵制住了这种压力, 因为还存在另一部分
强烈反对这个提议, 他们认为美国的工人在这些行

业中也可以胜任, 而雇主们却志在寻找更廉价的工
人。最后的决定是将每年签发的 H- 1B签证数量增
至200 000个。

在加拿大, 技术工人在新增移民工人中所占有
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并且加拿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准
入政策做了修改, 使短期移民的外国工人在非政府

管理的项目中工作, 还让雇主对他们有更多的投入。
表2显示出澳大利亚在政策改变后短期移民数量的
增长情况。澳大利亚原本不实行短期移民项目或契

约雇佣计划来补充自己的劳动力, 但是外国对该国
的投资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国外企业的专家、技术工
人和管理人员在澳大利亚短期停留的机会有了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澳大利亚出现了短期停留或停留近
3个月的签证 ( 1996~ 1997年为 288 288个) 和长期
签证 ( 1996~ 1997年为 25 786个)。

1996~ 1997年澳大利亚签发给短期居留者签证
的数量排在前五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英国、日
本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居留签证最长的长达 4年之

久, 一般颁发给在澳大利亚经营企业的人或有这种
想法的高级管理人员、准备在澳大利亚寻求机会建
立自己事业的独立执行官, 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的负责人准许下进入澳大利亚的人。这些人主要来
自英国、美国、日本、南非、中国和加拿大。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对来自海外的、受过训

练的技术工人的资格和技术能力有两种不同的评估
和识别方法。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最近的一项
研究表明, [ 14] # 非法的歧视∃ 可能加重了对待永
久居留和暂时进入的医药从业者的分割。进一步来
看, 在移民选择的条件和准入的过程中仍然倾向于
有英语背景的技术移民, 并且尽量保证 # 澳大利亚
白人的传统不能被削弱∃。 [ 15] 这份报告清楚地强

调了, 在对劳资管理问题或个别组织的成员进行评
估时, 需要采用有所区别的评估标准。

2. 亚洲内部的技术移民和流向亚洲的技术移民

任何一个试图概括亚洲内部劳动力流动的尝试
都会有它的缺陷。1994年, Pang 确定了自 1985年起
技术移民流动迅速扩大的三个地方 & & & 东北亚与东
南亚之间、新加坡周边地区和东亚内部。需要补充
两点: 一是印度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也加入了流动
的行列中; 二是学成回国的人和在国外定居的人在

向亚洲流动。这种流动大部分都跟随着资本的流动,

并且大部分都是暂时的流动。在派出和接收移民的
国家或地区, 公司和政府都要对资本的流动和经济

连接的形成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为这些是双方的资
本和劳动力联系的桥梁。[ 16] 短期的技术移民在全
球化和新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变得非常重要。

那些来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方,

在向一个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时候,

经常派出自己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 因为这些被

派遣的人既熟悉业务又了解本公司的情况。这样做
对投资方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国家都允许技术移民的短期流入。新加

坡接受那些已经获得海外资格认证、在新加坡找到
工作、且满足所有移民条件的外国人。为了吸引更
多的国外人才, 新加坡最近又出台了新的政策: 当

公司雇佣国外人才时, 不管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
的, 都可以有两次机会要求把公司 26%的税款作为
其进行再分配和招聘的费用。

菲律宾在许多部门中有熟练工人剩余, 而在一

些部门中却劳动力不足。所以, 菲律宾不鼓励技术
移民的进入, 但是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国人在菲
律宾工作。菲律宾在对待长期移民问题上的政策是,

一些需要登记的职业要求移民在登记前提供一份已
在菲律宾居住了 3年的证明, 然而, 如果移民所在

国与菲律宾之间有互惠的协议, 这些人就可以直接
去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了。

在印度尼西亚, 对移民的限制更多, 既有对移

民条件方面的要求, 也有对一些特殊行业准入方面
的限制。技术移民被限定于急需的受雇职位, 移民
自己不能私自工作或自己去找工作。任何一个组织

如果想雇佣一名外国人, 必须向政府提交申请, 并
且说明受雇人员所从事的职位、工作时间长短、雇
员自身的情况, 以及用一名印度尼西亚人来替换他
这份工作的可能性。一旦这份申请书被批准了, 外

国受雇人员还必须申请一个工作许可证和一个暂住
许可证。在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外国人从事的职业在
印度尼西亚本地缺少专业人员, 并且这个人的知识

和专业技能都将会传授给本地人之后, 他的工作许
可证和暂住许可证才会被批准。[ 17] 1998年的金融
危机使大量的短期技术工人离开了印度尼西亚, 至

今几乎还没有人返回。
通过上述的事例, 我们可以看出, 一般情况下,

在对短期移民限制较多的地方, 移民们会通过其他

办法进入。这些限制往往都是用来保护当地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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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是这并不能禁止其他人来从事短期的工作。
第一种流动。Pang 发现, 区域之间的第一种流

动是发生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东亚地区与正在发展

之中的东南亚地区之间。它包括了来自日本、中国
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向东南亚和
南亚地区的流动 (非技术工人的流动则是相反的方

向)。向南往往是流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泰国和菲律宾, 这种流动是贸易投资和技术专
业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政策继续增强了与发达国家

高水平技术的交流、日本专家向不发达国家和新兴
的工业化国家的暂时流出, 以及这些国家的技术人
员在日本的互惠性培训。[ 18] 然而, 1975年日本出

国的人数 (包括旅行者) 到达了 439 135 人, 至
1988年上升至 140 000人。 [ 19] 1998年有 100万人
以上属于短期的商业旅行, 但是到了 1993年, 短期

旅行达到了 150万至 200万人次。 [ 2] 类似地, 韩
国在 1989 年的出国商业旅行也达到了 30万人次,

与20世纪 7 0年代中期相比增长了 10倍。这些旅行

中三分之二是去日本, 接下来是去美国和中国香港、
台湾。

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的短期流动, 与资本管理、

跨国公司的项目监督、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等有关。
这些人多是寻求职业发展的人和投资者, 也包括来
自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专业人士、初

中级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数据分析人员等。随着时
间的推移, 由于维持在海外居住的费用、不同语言
文化之间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地专家已经成长起来
等原因, 提供给这些跨国投资的亚洲专业人员减少

而技术工人则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 当移民从日本和韩国流出时, 从这

个区域内和从该区域外来到这两个国家的移民补充

了这部分流出。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到 2000 年,

日本和韩国出现了自身劳动力市场中技术人员急剧

短缺的问题。因此, 外来移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增
长, 尤其是在高新技术和健康保健领域。IT 专业人
员的增长, 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技术人员获得

了进入这两个国家的短期工作签证, 而来自菲律宾
的护士被雇佣来照顾老人。

第二种流动。Pang 发现的第二种流动发生在南

亚, 主要是来自新加坡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向邻
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
等) 提供投资服务。20 世纪 90 年代, 新加坡政府
发现了这种流动可以使新加坡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专业人员通过比较永久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国的利弊与在本国提高自身生活和教育水平
之间的关系, 到 9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外出永久性移

民逐渐减少的现象。然而, 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和非
熟练劳动力却从邻国向新加坡流动。在新加坡, 技
术移民不像非技术移民那样受到诸多限制。新加坡

还设立了专门的项目来吸引技术人员 (尤其是中国
香港和印度人) , 来弥补移民出境的损失。

第三种流动。Pang 发现的第三种流动发生在东

亚地区, 既包括了大量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

工人从香港流向珠江三角洲和邻近地区 (他们中大
部分每天往返两地之间工作和生活) , 还包括专业人
员和管理人员从中国台湾向中国大陆和越南的短期

流动。由于中国大陆逐渐成为投资劳动密集型工业
(如服装、玩具和电子仪器等) 的聚集地, 这两种技
术人员的流动都与这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密切相关。
第四种流动。1989年 Salt和 Findlay 揭示了从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流动增长的原因。

Sassen和 Beaverstock 强调指出, 那些世界级城市在
所有制、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本国际化等方面的作用
越来越突显。 [ 20] [ 21] 像东京、中国香港、新加

坡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台北、上海等城市不只对本国
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对旅居海外的本国人和外
国移民的吸引力也是如此。

人才向中国香港的流动应该受到格外的关注。
1980~ 1990年间中国香港许多技术人员移居到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后

来又回到了香港, 或虽然他们永久定居在海外, 却
与在香港的生意或工作保持着经常的联系。20世纪
八九十年代, 中国香港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专业人员

和技术工人的重要目的地,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外出人口带来的技术短缺。然而, 高级职位的数量
与香港的高速发展及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

城市紧密相关。香港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工人、专业
人士和管理人员由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 6 000~ 7

000上升至 1992年的 11 000位。这些人中的绝大多
数已经移居海外, 他们主要是从各个公司进入到跨

国公司设在香港的高级岗位之中。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员

和管理人员并非只是由公司内部直接调配到设在香

港和新加坡这类世界级城市的总部办公室里的, 他
们也是这些城市可以为其带来的日益增加的个人收

益所吸引而来的。 [ 22] Findlay 等人指出, # 一个国
际技术人员储备库不仅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 而且
还是世界性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 [ 23] 说它是必

须提前准备好的, 是因为它是为配合企业活动所必
需的; 说它是一个结果, 是因为对国际化城市来讲
这套机制可以吸引更多有特殊技能的国际人才。像

东京和中国香港这样的城市, 之所以可以吸引更多
的投资, 就是因为 # 它们有在全球劳动力市场背景
下提供高素质的本地技术人员和技术移民的储备
库∃。[ 24]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学习或工作过的亚洲熟练技
术人员, 现在越来越多地返回自己的家乡。这种返
乡活动也被包含在技术移民流动中。这种流动人口

的数字近几年内逐步上升, 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
的发展速度逐渐放慢, 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亚洲国
家的经济发展给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这些

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回国, 实行了很多激励措施。
[ 18] 韩国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制定了许多激励
归国人员的方法, 包括提供大量的研究基金、宽敞

的住房、较好的工作环境和灵活的工作安排等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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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25]

第五种流动。这种流动最近呈上升趋势。从 21

世纪初期起, 全球的 IT 产业已成为一个高度动态和

高流动性的行业。信息革命、新技术和软件工业的
驱动导致了大部分国家 IT 专业人员的短缺。这个行
业及其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为: 出现了一系列可以迅

速国际化并且流动相对容易的职业。尤其是在印度
的一些地方, 已经把 IT 产业的全球化融合进整个国
家的经济中。Leong (引用 Rodriguez 2000 年的话)

说, 在印度开办专门教授计算机的职业学校, 是一
种十分明智的选择。 [ 26] 其他国家, 如中国大陆、
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等也经常输出 IT 专业人员, 但

是, 他们的人才输出都比不上印度。
从1990年 10月到 2000年 2月之间, 美国颁发

的H- 1B签证中与计算机相关的占了 53�3% , 其中

近一半发给了印度人。 [ 27] 然而, 在 2001年仍有
将近 85万个 IT 专业人员的短缺, 尽管这个估计数
字后来随着行业的低迷降至 42�5万人。2000年一项

议案的支持者警告说, # 如果这项增加 H- 1B签证
的立法不能迅速通过的话, 美国将面临高科技公司
将自己的业务放在其他国家的危险∃。如果国会不能
通过增加H- 1B签证数量的议案, 支持这个议案的
公司将准备 #把他们软件生意的一大部分转移到南
美洲∃。[ 28] 美国的技术公司还派猎头去印度的大

学招聘人员, 有时候竟将近半数的毕业生尽收网下。
[ 26] 一般情况下, 拥有H- 1B签证的印度裔 IT 技
术人员在几年之后大部分已成为软件工程师, 并开
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加拿大也短缺 3�5万名 IT 专业人员。当确定全
国范围内劳动力缺少时, 加拿大简化了适用于国外
具有特殊的计算机才能和软件开发技术的人员进入

的程序。欧洲和英国也加入了这场 IT 人才的追逐战
之中。这类人才在欧盟的短缺为 100 万名, 而在英

国也有3万名的缺口。[ 29]

澳大利亚也正试图引进一定数量的 IT 专业人
才, 因为据估计这类人才的缺口有近 3万人。澳大

利亚采用三种主要的引进方法: 永久性移民 (很优
秀的 IT 专业人才)、得到 457 个签证的短期移民和
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印度的 IT 专业人才恰恰填补了

澳大利亚的短缺, 他们往往通过 # 职业中介机构∃
的方式被招收进来。据估计, 印度人在悉尼开办的
这种中介机构大约有 40~ 60家, 它们通过设在本国
的主体机构或设在其他地方 (新加坡除外) 的代理

机构, 可以找到印度的 IT 人才。 [ 30] 这些中介机
构可以为短期移民工人办理 2~ 4年的签证, 并负责
把他们安置到企业里工作。他们的月薪一般为 1�5
万美元左右。这些中介机构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
(高达税前收入的 40%)。然而, 绝大多数移民的工
作安排时限都很短 (只有 6个月) , 所以在这段时间

内, 这些移民还要找到另一份工作。许多印度人把
澳大利亚当作一块跳板, 在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以后,

一旦他们获得了永久居住权, 他们通常迁移到美国

或加拿大。1999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

允许在澳大利亚学习的 IT 专业学生申请永久居住
权。教育代理机构已经在亚洲地区对这个政策变化
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从而使申请去澳大利亚各高校

就读 IT 专业的学生人数有了明显增加。
(三) 亚太区域组织在技术移民中的作用
究竟区域组织的产生对劳动力流动有多大的影

响呢? 限于篇幅, 本文对此不做详细的探讨。 [ 31]

但是, 关键的问题在于, 亚太地区区域组织的成长
是否开创了以前没有的新的路径安排? 为了检验这

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澳大利亚- 新西兰协议、东
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等对这方面的考
虑。

1. 增进经济联系协议 ( CER) 和跨塔斯曼海相
互承认协议 (Trans- Tasman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
ment)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 1982年提出了增进经济联
系协议 ( CER) , 内容包括了贸易以及商人们的流
动, 还涉及了其他一些相关问题。20世纪 90 年代

早期, 关于跨塔斯曼海相互承认协议的讨论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 它使技术移民的流动更加宽松了, 并
且双方在资格认证方面也达成了协议。1996年双方

共同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劳动力市场, 这个市场是在
某些职业上基于双方的互惠互利 (双方共同的偏好)

和其他方面的资源共享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协议使

每一个职业类别掌握着自己的成果, 并且像欧盟一
样其中没有任何指令性的东西。[ 31] 尽管所出现的
大部分流动是从新西兰向澳大利亚的单向流动, 但
是这种制度安排仍可以使流动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2. 东南亚国家联盟 (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并不希望劳动力流动自
由化, 他们也不对来自成员国的工人提供优惠的待

遇。然而,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 东南亚地区内
的 # 跨边界移民活动在增进市场机会中的作用非常
重要, 它使人才推荐单位、人力资源提供机构、贸
易协会和跨国公司等都参与进来了。∃ [ 18]

在逐渐开放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内, 尤其是在澳

大利亚, 劳动力的流动还存在着许多限制, 因为这
将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商人从澳大利亚自由流
出。澳大利亚海外技术认证国家办公室 ( National

Office of Overseas Skills Recognition, NOOSR) 编制出了
一本 ∋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澳大利亚职业技术认定指
南( , 列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 39个职业类别, 概
述了每种职业类别所需具备的教育和培训水平、所

需具有的专业认证和所需遵守的法规, 告知了每种
职业类别的联系方式。澳大利亚希望这个更新了的
信息可以更好地协助劳动力的流动, 但它对加速流

动的是否有影响, 目前尚不可知。[ 17]

3.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论坛
199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茂物论坛强调了人力

资源的开发问题, 但是它只是表明了要扩大短期技
术人员流动或贸易往来服务的意向。从那时起, 关
于发展和共享人力资源的讨论就开始了, 但是到目

前为止发生的变化不大。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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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短缺问题给地域性共同战略造成了压力, 因此,

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 各国对培训的标准、
培训的形式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职业的种类、职

业的准入控制程度、许可证/注册/证明的安排和控
制准入的机构等, 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法。到目
前为止, 这些变通几乎与政府的政策关系不大, 大

多数的流动是由雇主发起并组织的。
澳大利亚政府试图再一次在一些行业中实施具

体的职业战略来推动人才流动。澳大利亚的工程师

协会自发组织基金来寻求同类的机构进行双边合作,

实现工程师的流动。至今这些流动只在香港产生了
一定的效果。

三、结 论

亚洲地区的技术移民大多都是短期的, 因为它

往往与经济利益和资本的走向联系在一起, 所以,

它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

可以看出它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

机中,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流失了大量的外国技术人
员, 这些人中大部分来自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地区
和国家的海外定居者。一时间, 日本、韩国和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对技术人员的吸引力也减小了。那
些在国外定居的韩国人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返回了
韩国, 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时又离开了。

熟练技术工人的流动与亚太地区政治和社会环
境的变化也是相关联的。为了解释清楚正在发生的
事情, 有必要拓展现有的这个分析框架。比如, 日

本熟练技术工人短缺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该国人口
少、人力储备衰减。另一个原因是, 在日本社会里,

工人并不乐意到那些需要大量人员的特定行业中工

作。比如, 照顾老人的护理人员日益短缺, 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吸引了来自菲律宾的大量护士。美
国、加拿大和其他护工短缺的地方也都从菲律宾和

其他地方雇佣护士。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人力资源的开发水

平与各国培训高素质熟练技术工人的能力有关。由

于培训的不足和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引起的供需不
平衡导致了需要引进国外的专业人才。在这种情况
下, 印度专门培养 IT 技术人才, 所以这些人非常容

易被外国聘用。尽管印度的这种人才流动的影响是
有限的, 但是这些流动的技术人才有希望成为经济
和社会转型的先驱者。

与合同劳工移民相比, 技术移民还没有引起太

多的讨论。虽然人才流失往往使发达国家获利, 但
那些永久失去技术人才的国家的呼声却越来越低,

甚至被忽略掉了。Naidu等人把这种流动作为发展中

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开发援助的一种形式。[ 32] 然
而, 发达国家却没有把这作为一个问题, 也不想考
虑对这些给它提供技术人才的国家进行补偿、增加

援助、或提供培训等。这种情况非常复杂, 因为
# 人才外流∃ 并非必然是永久性的或没有收益的, 因
为以前的移民有可能会带着新获得的技能、商业投

资资本和有价值的海外关系返回自己的祖国。

亚太地区中那些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与那些欠
发达国家一起讨论他们日益关注的技术移民的影响
问题。移民政策将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助推器。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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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the Skilled Migra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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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the skilled migra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en on the increase and the # brain
drai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s a conspicuous phenomenon. Compared with the non�skilled migrants, the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migrants will face different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Asia, the migra�
tion of the skilled work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apital circulat ion and trade, and its main trait is the skilled workers)
temporary settl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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